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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瑶族知名作家光盘获得第十三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后接受
采访时，光盘再次提起其五年前创作的作品

《失散》，并强调其和《烟雨漫漓江》共为“桂林
本土题材创作”。作为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
作工程重点项目“湘江红遍”三部曲的策划
者，光盘始终强调将文学书写在八桂大地上，
以虚构抵达真实，在文学创作中思考历史，对
湘江战役当代文学的书写作出了较为重要的
贡献。

2024年是湘江战役胜利 90周年，广西大
学文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
项目“湘江战役的当代文学书写”，该校研究
团队走访了湘江战役虚构类文学书写者光盘
先生，旨在立足广西本土地域文化、继续传承
湘江战役红色精神。

采访者：广西大学文学院“湘江战役的当
代文学书写”研究团队。

受访者：光盘，本名盘文波，广西桂林人，
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广西“后三剑客”之
一。广西作协原副主席、桂林市作协原主席。

1.您的作品《失散》不同于传统的战争题
材小说将作品的聚焦点集中于战争的正面
描写，而是创造性地以失散红军作为作品的
切入点。请问您是如何确定这种创作思路
的？

有关湘江战役的作品很多，有尊重史实
的纪实文学，有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纪实小
说，如果我再写湘江战役题材，便是重复的
——尽管这种重复到目前仍然未停止。很多
年前，我就想写一部涉及湘江战役的作品，写
一家人，或者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小地域在战
役开始前的生活，然后写战役对他们的影响，
以此来避开题材的重复，视角的重复。因为
一直没找到理想的突破口以及人物、故事，于
是只能一直搁置着。2018年夏天，我重走长
征路，曾采访失散老红军后代谌明生时，突发

奇想：我为何不写失散的红军呢？当记者多
年，重走长征路多次，采访过不少在世的失
散红军，手头有大量原始资料。但我又不想
写成纪实，因为采访的材料里仍然缺少失散
红军的生活细节，只是粗线条。即便写成纪
实文学，也会少了血肉。因此，我就采取虚
构的方式，以合理的虚抵达最本真的实。我
将失散红军生活的时期称为“后湘江战役”
时代。

2.在通过虚构来补充生活细节时，您提到
要用“合理的虚去抵达最本真的实”。请您结
合重走长征路的采访经验，谈谈如何处理细
节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

因为湘江战役发生在 1934年冬天，年代
久远，当时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都与现在不
同，有着历史的距离。如果想还原当时的历
史、生活场景、细节，第一是需要阅读大量资
料，第二是采访当地的亲历者，比如失散红军
和他们的家人，通过他们的讲述来获得与还
原当时的细节和环境。失散红军的情况有很
多种，有打仗时被打散，跟不上大部队的，有
因为生病跟不上队伍而流落民间的。同时对
于失散红军的收养也有很多种情况，比如，地
主将失散红军留在家中做长工；收为徒弟传
授手艺；收养为儿子，等等。当地村民通过这
些方式来隐藏失散红军，因为当时桂军在抓
捕失散的红军，所以有一些保长寻找红军去
领赏金，甚至有人因为争夺失散红军而打
架。第三是通过合理的虚构、合理的想象，想
象当时的场景与细节有哪些可能性。因为仅
仅通过采访获得的细节是不够的，还需要自
己的想象。

3.您在“月亮井”的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女
子长达几十年“爱情”坚守的故事，您认为在
战争题材作品中要如何处理“情”的问题？其
在作品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首先，这个故事虽然是以爱情为主线，但

对于红军精神的崇拜是更重要的，如果故事
中的女子没有这种崇拜也无法坚持这么多
年。只是通过爱情这条线来表达民间对于红
军的崇拜与敬仰。其次，如果只是讲红军牺
牲，这种遗憾远远没有反转带来的冲击力
强。当发现红军还活着的时候，命运让二人
已无法再在一起，就形成了第二波高潮。最
后的结局，主人公达到了命运的和解，体现了
一种文学性。最后，文学作品离不开情感，情
感的深度，影响着作品的质量。战争年代，也
到处是情，亲情、友情、同志情、爱情，等等，哪
怕是战火纷飞，作品也少不了情感的传递和
书写。否则，那就是一部战争纪录片，甚至不
如纪录片，只有战争画面。情在战争中的介
入，才有人情味，才有烟火气。

4.您在进行作品书写时，始终把人物的命
运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在故事结尾又重
新回归到现实生活和当下中来，专注于处理
失散的红军战士身上所秉承的革命精神与时
代精神之间的互动，您认为这样的处理有何
意义？

这种意义很大，个体的命运和社会的命
运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现代作家写作，一
定要用现在的眼光、视角，用现在的分析方法
去打量原来的某段历史。所以现实意义和历
史意义之间一定有个交叉点，写过去是为了
写现在，否则写的作品与现代人没有关系，就
难以打动读者，难以产生共鸣。我写许多历
史题材或者几十年前的事情，总喜欢放在当
下进行思考，写的是过去，思考的却是当今，
并且故事都延续到现在，影响到现在的生
活。我个人这样思考，是想让历史更贴近一
些，让过去与现在更紧密一些。第二个故事

《铁梨木棍》的结尾处，设置了现代人哈先生、
余先生等人重走长征路的情节，以现代的视
角来看待历史，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更容
易激 发读者的阅读欲望。

5.《失散》的首版是在2019年。回望这几
年来的观察与创作，您的创作观念是否有新
的变化？

作家创作必须变化。2019年以来，我创
作了一些长中短篇小说，也有历史方面的，中
篇小说《监视》时间跨度近百年，还有书写漓
江上游地区普通人家生活的长篇《烟雨漫漓
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

《透明的鸬鹚》则是反映桂林抗战时期的谍战
小说，也完成了，准备在 2024年底或者 2025
年初出版。有红色题材，也有绿色题材。说
到观念变化，肯定也是有的，因为每个时期，
创作想法不一样，兴趣不一样。当你对某类
题材写了很长时间之后，你就会很想把它丢
掉，所以就不断地寻找突破点，就会发生很多
观念的变化。不变的是，坚持小人物写作，从
小人物身上观察生活和历史。

6.作为一名瑶族作家，瑶族的民俗文化对
于您的文学创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瑶族作家有自己的成长环境，就像任何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域背景。少年记忆会对
写作带来影响，没有作家能绕得过少年记
忆。我的作品当然会有瑶族文化和精神原
乡，我小说故事大都发生在“沱巴”，这是一个
深山里的小镇、小村。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
个瑶乡。

7.作为广西籍作家，您认为坚持对湘江战
役的书写、深入对湘江战役书写的研究，对当
下广西文学的发展、广西文化的发展有着怎
样的意义？

湘江战役是本写不完的书，是广西文学
创作题材中一座富矿，但必须找到新的开采
方式，找到新的矿脉，忌题材和创作方法的重
复。桂林历史文化在广西占重头，湘江战役
文学，一定会对广西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忽
视的作用，对湘江战役的研究也一定能提供
一种新的观察方法。

虚构情状的戏谑唱诗《有狐》
【译文】
哥像狐狸光溜溜，独趟淇水下堰口。
妹真替哥难为情，连条裤子都没有。

哥像狐狸光溜溜，趟水至腰过渡口。
妹真替哥难为情，连条衣带都没有。

哥像狐狸光溜溜，趟过淇水岸边走。
妹真替哥难为情，连件衣裳都没有。
【笔记】
1、这首诗，以“有狐绥绥”（“哥像狐狸光溜溜”）起首，一个裸身的

男人，突兀而出，惊悚亮相。涉及裸人，是《风》诗的独一无二。其实
这人不裸，只是噱头。

2、服饰与羞耻的关系，以及遮羞与教化的关系，是个很有趣的话
题。各种观点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但是，衣着遮羞是国人的教化，
至少早在《风》诗年代以前就已经建立。这首诗冲击着教化，以“裸
狐”（实是裸人）起兴，似乎有些诡秘，但它确确实实咏唱了一个裸人，
一丝不挂蹚涉过江的全过程。

3、《风》作为民间土风歌诗，特别偏重日常生活的感情抒发，偏重
娱乐功能。其娱乐，既是娱神，又是娱己。民间祭祀都在乡间进行，
往往将祖神、天神既当神祇看，又当自家已逝的前辈、家人看。祭祀
场面，常偏重戏剧效果，着力营造祭祀场面天人合一、和谐欢乐一家
亲的气氛。闻一多说此诗是一首调情诗，确实可以作为打开祭祀大
门去解读的钥匙。

4、打开祭祀的大门——一个男子主祭者乐呵呵地，主动接受人
们嘲讽戏谑。人们在纷纷取笑他，“哥像狐狸光溜溜，独蹚淇水下堰
口，连条裤子都没有”“哥像狐狸光溜溜，趟水至腰过渡口，连条衣带
都没有。”“哥像狐狸光溜溜，蹚过淇水岸边走，连件衣裳都没有”。

5、无独有偶，后世广西也有这样的山歌，与此非常类似。女唱：
“哥郎当，脱了裤子过龙江。上面戴顶烂草帽……”。在一次山歌会
上唱诵，唱得人们笑声不断。这哥真吊儿郎当到敢公然脱裤子过江
吗？否也！这正是妹编排来逗笑的！妹调皮，哥装傻，增
加了现场戏谑的气氛。

6、王国维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
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
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其“游戏”指的
是游戏性的文字，“严重”则指的是
严肃，“热心”指的是认真。判断
轻薄浪出还是热心为之，需要审
视它是否娱情娱性，是否守住道
德规范的底线。类似《有狐》，既
没有违背道德规范，还能给人以
健康无害的开心快乐。

“生命不等于是呼吸，生命是活动。”马勇
创作诗歌的本意，也许是想记录生命历程、情
绪起伏、欢乐悲伤，而随着一首首诗的诞生，
诗歌便在另一种形式上赋予了生命新的延
续。读马勇的诗集《朝阳之梦》，有一个很深
的感受，就是整部诗集自内而外地充溢着丰
富饱满的诗情——诗人怀揣着真挚的情感，
以细腻的笔触、深邃的思考，诠释一腔生命哲
思的情怀。

《朝阳之梦》收录两百多首诗歌，是诗人
对人类生命历程、生存境况的理性考量和深
思。构思丰富而大胆，运笔流畅凝练，不乏犀
利机趣，幽默诙谐，委婉含蓄，又有打破常规
诗歌意象的跳跃性。从他的诗中能感受到炽
热生命的韵律和色彩，感受到诗人对自然的
热爱、生活的洞察以及对诗歌高地的执着追
求与坚守。

诗歌词句，往往是有关表象文字的重新组
合与主观再造，构成一定的意象。马勇在诗歌
中表达这种意象时，诗人因情而生，缘情而动，
为感而发，通体浑圆，细腻而清透。如“天空
泪、空濛/光，痛吟/沙丘，哭诉/山川抛物线别具
一格/”，诗中“天空泪”“痛吟”“哭诉”这些词均
有意设置，在多维时空里生成意义，是诗人打
造的实境，令人看到了一种直逼内心的生存痛
感，以此衬托诗人内心的孤寂苍莽和萧索感。

袁枚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解之
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在马勇的诗中，

“粮食——‘舍生取义’/以生命的利他主义的
安静/供奉另类——利己主义/寒来暑往耳濡
目染”，以感情起伏为视角，构思出一个生活细
节的实境、虚境、虚妄之境，把情感融在诗歌文
字里，继而进入到一种诗思的横阔、漩流之
中。在他的情感脉络里，正以独立、纯粹的个
性与尘俗束缚激烈对抗。“地表四溢/流程/星

罗棋布/物象——一场没有/句号和休息的革
命/一种内驱的——爆发力/揭竿而起”，字句
简洁而晓畅，意态明丽而质朴，从中能感受到
诗人抛开客观物象的限制，通过意象的错觉化
和幻觉化，让读者脑海里“影像”再造。

马勇的诗歌除了感性的魅力之外，还蕴含
着哲学思考和人类心灵的洞察力。如“呼与
吸/都在告别/虚累、消失/时间的脚……在催/
每一口/都是绝版”，饱含了对探索人生价值和
思考生命意义的书写，使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
时，也能从中汲取生活的智慧。如“这歌，还有
余温/是苦难闷热的栗子/香在岁月的/记忆”，
诗人通过对生活的敏锐感受，来回应生活本
身，亦是自我的审视和反思。毋庸置疑，生活
中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唯有风雨无阻，方能
品味到生活的甜蜜与香醇。

“诗心是个人的，而诗意是共同的。”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乡土情怀的饱满度，有力支撑
了马勇对乡村的个性化写作。诗中“布谷鸟
——声声/催断肠/别丢下……我/我是土地/渴
望三春的种粒/你们，都去哪了”。无论是诗意
的拓展，还是意境的营造，都意蕴深厚、充满灵
性。这与马勇曾为一名高级农艺师的关系密
不可分，他对土地的感情自然是极为深厚的，
是一位传统情结很深的诗人。又如“雾霾天
空/像稀释的大地/飞翔/抖落的草籽……/叶片/
看着大地”。平静的叙述中，凝聚着他对生活
的观察和思考，他把天空、草籽、叶片、大地等
元素融入诗中，用来表达和传递无言的情感，
直达心灵。

总之，马勇是一个对生活充满警醒、思省
的诗人，这让他的诗歌沉稳而安静，给人带来
美感和诗意的享受。除此之外，还能触摸到诗
人某种品咂生活、淡定自若的精神旨趣。当
然，这种旨趣，也足以令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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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理的虚抵达最本真的实
——瑶族作家光盘访谈录

文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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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强

生命哲思的情怀
——读回族诗人马勇诗集《朝阳之梦》


